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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么样的苦，才成就今天的“瑜老板”

扫一扫，
查 看 更 多
现场内容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新中国首位京剧“女老生”王珮瑜长沙谈学艺往事

台上那人，短发、黑

框眼镜、身子挺直，似白

面书生。台下有人嘀咕：“瑜

老板真帅！”原来，这是

京剧坤生王珮瑜——京剧

里，女人唱男角，称为“坤

生”。

这是十二月的长沙，

外头冬雨伴着寒风，梅

溪湖书院内却热烘烘的。

大 家 都 是 来 看“ 角 儿 ”

的，一个流量时代的“角

儿”——作为 1949 年后专

业戏校培养的首位女老生，

王珮瑜 14 岁学戏，20 岁

之前几乎拿遍了所有京剧

大奖。眼下 40 了，又在各

大综艺、社交媒体上爆火

了一把，年轻人称她“瑜

老板”，一如百年前的票友。

更多的人则因为她，爱上

了国粹京剧。

此次在长沙和票友见

面，她带着新书《台上见

· 王珮瑜京剧学演记》。

这是一本讲述王珮瑜学戏、

演戏经历的回忆录，同时

又以专题形式介绍了 16 出

余派传统老戏。虽是写戏，

但那些幼时吃苦练功，长

大懂“规矩”、成角儿的

往事，对各行各业的读者，

尤其对孩子来说，却是一

个个关于成长的励志故事。

11 岁时，王珮瑜就对电视上穿束靴、

戴黑髯口的老生扮相很有好感。她无梨

园背景，只有舅舅和外公是票友。舅舅

和外公让王佩瑜学京剧，接触了老生常

识后，初中二年级，她就去考戏校了。

那是上海戏校时隔十年再开京剧班，

王珮瑜层层考试均通过，却没上榜——

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戏校从没有培

养过女老生。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上

海文化局，许下“喜爱京剧，我心已决，

不论成败，都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京剧

事业”的诺言。因为有一众先生、老师

为王珮瑜向戏校打包票、做承诺，校方

终于以“培养京剧师资后备力量”的名

义将她录取。

在王珮瑜的记忆里，进校头两年最

苦，每天早上六点，围着广场跑完 800 米，

再开始练腿功和毯子功。因为比身边的

同学略大两岁，她的腰腿硬得多，人家

压腿脚尖能够到额头，她连手都碰不到

脚；人家下腰能抓脚脖子，她却总是下

不去。因为高强度的训练，进校 4 个月，

王珮瑜一直身体不适。班主任带她去医

院检查，医生说 ：“没事儿，就是劳累过

度。”那段时间，她的脸是红的，面部

毛细血管因为憋气倒立全破裂了。

戏校那时是封闭的，这些辛苦不可

以让父母看到，否则父母一看，结果往

往是“孩子回家，咱不练了”。虽然在很

多人看来，要成角儿，吃苦是必须的。“但

老师经常在耳边说，你成不成‘角儿’，

今天这个苦你都得受。”王珮瑜回忆道。

每次跑步，王珮瑜都跟不上，只得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嗖嗖嗖地从身边跑过

去，进了练功房，又排在最后一个，哪

哪都不占优势，自尊心倒是越来越强了。

就这样磨啊磨，不知哪一天，腿脚利索

起来了，弹跳也高起来了，跑步也快起来

了，踢腿的时候还能做领头。

唱、念、坐、打，戏校老师就一个字——

“练”，“别问为什么，练对了就有答案”。

王珮瑜清楚地记得，基本功练习，老师

把两人分成一组，反身背对背坐在地上

把腿绑在一起，这样一来，谁都不能为

了自己一时的松快而害了背后那个人。

这就是梨园师兄弟的情谊。

王珮瑜入校后学的第一出戏是《文

昭关》，学了一个学期，即将彩排。她幻

想着自己扮上老生戴髯口（京剧胡须）的

样子，十分期待。不成想，真到了演出

那天，公用髯口日积月累的腐臭熏得她

差点忘了词。下来后，她的恩师王思及

对她说：“想要不戴臭髯口，就得好好学、

好好练，成了角儿就能订制专用髯口了。”

这句话她记了多年，后来她又转赠给自

己的学生 ：“只有成了‘角儿’，才能免受

那芸芸众生里的委屈。”

“我参加比赛，只得了二等奖怎么

办？”新书分享会上，一名“小武生”是

王珮瑜的粉丝，小男孩稚嫩又沮丧地提

问，引起现场一片笑声。

王珮瑜语气温和地回应道 ：“你得二

等奖已经很不错啦！前面只有一等奖了，

下次就是你得啦。”说着，小男孩被王
珮瑜热情地拉到台上来，现场表演一段

剧目“上天台”，众人鼓掌。

这些年来，跟京剧小演员在一起是

王珮瑜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孩子是未来，

每当看到有小孩子对京剧表现出兴趣，

我都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坚持的一切都

非常有意义。”她说，衷心希望所有家长

都给孩子一个接触国粹的机会。

从去年年初开始，王珮瑜的工作室

“瑜音社”就启动了京剧青少年儿童教育

项目，组建了专业的青年教师团队，编

订了全国首套青少年儿童京剧通识教材，

并已经在上海六区二十多家学校、苏州

的学校进行推广。为此，今年 3 月她还

获评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

在新书的第二章“京剧其实很好玩”

里，她用朴素、直白的语言为大家讲解

了 16 出经典剧目的故事，戏剧程式代表

的含义，非常适合京剧入门参考。

谈到京剧教育的目的，王珮瑜说：

“不能仅仅局限在为培养专业演员做储

备，而是 要让 更多小朋友有接触 京剧

艺术、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在他们心

里播下种子，未来也许他会成为戏曲鉴

赏家，成 为文献研 究人 才，或者就是

对自己民族文化有所了解的普通观众，

只有观众 越 来越多，整个戏曲行业的

生态才会良性发展。这是我们最期待

的未来。”

1994 年春天，学校去香港访问演出，

王珮瑜有一出孟小冬先生版本的《搜孤

救孤》。该版本几乎已成绝响，演出那天，

孟小冬的弟子蔡国蘅夫妇和余派祖师余

叔岩孙女一家都坐在台下。演出结束后

宵夜，蔡国蘅到餐厅坐下后第一句话就

说 ：“珮瑜一出场，我们就感觉老师回来

了！” 

从香港回来后，王珮瑜紧接着又去

天津参加比赛。离开剧场时，天津戏迷

围住大巴车，呼喊着 ：“王珮瑜，介不小

冬皇嘛。”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

喊，后来也成了她公认的头衔。

在戏校 9 年，王珮瑜就这样一点点

打基础、练功夫，逐渐真成了角儿。从

1994 年起，王珮瑜分别在“新苗杯”“宝

钢杯”“梨园杯”“蓝岛杯”四项全国少

儿京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2001 年，她

进入上海京剧院工作，同年获得 CCTV

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最佳表演奖

（老生组）、第十三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

演艺术“主角奖”、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

奖梅花表演奖……

回忆起戏校时光，王珮瑜想到的更

多是情谊。“对我来说，这段学艺经历是

非常难忘的，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而

且那段时间遇到了很多非常厉害、给了

我很多温暖的老师，还有同窗和好友。”

这些回忆被她倾注笔端，在忙碌的演出

日程中，以连载的形式写出来，组成“那

九年•忆昔”系列。这也是新书《台上

见•王珮瑜京剧学演记》第一个章节。

老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似乎也是王珮瑜学艺经历的注解，但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吃苦”对成长的意

义时，她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单纯的吃苦，是没有帮助的，或者

说，不能为了吃苦而吃苦。”王珮瑜认为，

不管学什么，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永远

是第一步。

“把兴趣坚持下去，达到一定的专业

深度，这个过程是要吃点苦头，甚至要

下苦功夫的。能否坚持下去，取决于他

感兴趣、热爱的程度有多深。”王珮瑜拿

自身做比，在戏校的那些年，日子是很

苦，但由于她对戏的“兴趣”，反而很欢

喜，就像老鼠掉进米缸的欢喜。“练功虽

苦，但每天都像电影里一样打扮，穿粗

布汗衫、灯笼裤，扎绑带，踩圆口布鞋，

很帅很有范儿。” 

在她看来，家长的作用就是在前期

引导孩子的兴趣，多给他们几次选择的

机会，当孩子仅仅因为苦而想放弃的时

候，要鼓励他、约束他，奖惩分明。只

要他克服这种苦，就能获得坚毅的品格，

而这个品格，是未来做人、做事的重要

基石。

另外，王珮瑜觉得，京剧独特的教

学方式是“口传心授”，同样对现今的教

育体系有一些启迪。所谓口传心授，就

是非常依赖于具体的人，而不是写在纸

上明文规定的标准，一个流派一个路数，

甚至于一个角儿一个路数。这种方式的

优点是有利于因材施教、教学相长、长

善救失，这当然是京剧表演的特性决定

的，但同时也代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

一种方式。

“不单戏曲，据我所知，很多中国传

统的手工业，包括餐饮都非常注重师徒

之间的传授，更广泛的说，中国学术、

文化的传授过程也是如此。”王珮瑜说，

一名学生分行归路之后，想要在自己的

方向上有更高的进步，那就需要跟着特

定的一位或几位老师专注地学，不但要

学，还要常常跟着老师“熏”，多观摩老

师的表演，建立密切的关系，到点上下

课那种形式是不合适的。“我觉得这种方

式还是很有现代意义的，今天的大学到

了研究生阶段，也都是跟着特定的导师，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成不成角儿，这个苦你都得受”

“口传心授”的教育好在哪

给孩子一个接触国粹的机会


